
 
如夢 
 
一切的開始都起源於悶油瓶轉來的那天。 
 
悶油瓶是我替他取的外號，他長得好看歸好看，但冷著一張臉站在那一副生人勿近的模

樣，老師請他自我介紹他也站在那裡悶不吭聲，班導只得把悶油瓶安排在我隔壁，讓我帶著他

熟悉環境。 
 
「你好，我是吳邪。」我斟酌著用字，一邊觀察著悶油瓶沒什麼特別表情的臉，小心翼翼

地開口道。可深怕這老大一個不開心就把我拖去學校後巷了，他看起來真做得到。 
 
我當然沒有讓悶油瓶發現我內心的曲曲繞繞，我猶豫了一下繼續道：「我是這個班的班

長，有什麼需要的都可以跟我說。」 
 
我其實內心也做好了悶油瓶不會理我的準備，誰料他聽到我的話後，才緩緩地將視線從

黑板移到了我身上。被那雙深不見底的漆黑雙眸盯住時，不禁有種自己是獵物的錯覺。 
 
我本以為悶油瓶會繼續一語不發，任由我在這說單口相聲，誰料他竟露出極淺的微笑，

一閃而逝的。那本就好看的臉蛋，一笑後融化了原本的距離感，深不見底的黑眸也有了些亮意

，讓人目不轉睛。 
 
……至少我是目不轉睛。我撇開視線後試圖壓下胸腔那狂跳不止的心臟，我懷疑我臉紅

了，因為我發現悶油瓶的雙眸也多了笑意，但我沒有證據。 
 
「我叫張起靈。」悶油瓶的嗓音淡淡地，跟他的人如出一轍。我一邊偷瞄著悶油瓶，瞧著

他頓了一下後，繼續道：「……我想和你做朋友。」 
 
？ 
 
我沒有想過悶油瓶會回我話，更沒有想過他後面會接這句話。我微張著嘴，看他一臉認

真的模樣，似乎不像是開玩笑。我原先轉得飛快的腦袋瞬間當機，結結巴巴地道：「要、要收錢

嗎？」 
 
？ 
 
這下頭上頂了個問號的不只有我，還要加上我面前的悶油瓶了。我簡直想打自己一巴掌

，吳邪你這嘴！就算覺得對方要收保護費也不能說啊！ 
 
「我、我不是說你凶神惡煞的意思……」我連忙繼續道：「我是想說……呃，我覺得你長得

很好看，我也想跟你當朋友！」情急之下，我隨口扯了句，聽起來像個變態也好過這尷尬的場

面。 
 
我也沒搞懂回了這句後情況有沒有稍稍好轉，因為悶油瓶沒有再露出那讓人驚艷的微

笑，反倒多了幾分若有所思。 
 
「你缺錢嗎？」悶油瓶突然開口道。 
 



「啊？」我這才意識到悶油瓶似乎把剛剛那段對話理解成了我很缺錢，我乾笑了兩聲：

「人活在世上哪有不缺錢的嘛哈哈哈……」 
 
也還好上課鐘聲恰好響起救了我一命，才沒有讓這尷尬的場面繼續延續。 
 
我暗自鬆了口氣，下一堂是數學課，我連忙從抽屜拿出數學課本，才想起隔壁鄰桌這位

轉學生是沒有課本的。我把課本往他那推了點，打算和他一人一半。 
 
「先將就著看吧，明天書估計就下來了，我再問問咱班導。」我眼尖瞄見張老進了門，張

老難搞得很，我一邊把椅子搬得靠悶油瓶近些，一邊朝他那兒低聲道。 
 
悶油瓶看了我這麼做，也學著把椅子搬近了點，一時之間我們兩個的距離近得我只要一

吸氣就能聞到悶油瓶身上淡淡的清香。 
 
是……是沐浴乳？肥皂？還是洗衣精的味道？我連忙將這些混亂的想法逐出腦中，暗

自鎮定地抄著黑板上老師寫的內容，實則台上講課的內容半點都沒聽進去。 
 
我們靠得太近了，幾乎是雙腿可以靠在一起的距離，我完全可以感受到悶油瓶的體溫隔

著褲子傳來，出乎意料地是我的心臟不再像方才一樣狂跳，反倒是感到前所未有的熟悉和安

全感。但我又怎麼會對悶油瓶會有熟悉感？更遑論是安全感？ 
 
我頂著對自己身體滿腦的疑問悶頭抄著筆記，視線卻不由自主又飄向了落筆不遠處悶

油瓶的手指，他的食指跟中指長得出奇，微微曲起在桌面輕敲。 
 
照理來說我應該要驚訝的，但怎麼就感覺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當然？我假裝手痠而停

下筆，將身子重新靠到椅背上，眼角餘光則偷偷瞥向一旁的悶油瓶。 
 
他的瀏海稍長，垂下眼簾時不曉得在想些什麼……或是在睡覺？我偷偷地瞄過去，果不

其然是在打盹。 
 
那……我好像把課本拿回去也可以？但這樣也亂尷尬一把的。正猶豫著要不繼續抄時，

便看見悶油瓶伸手拿起我的筆，竟開始幫我抄起筆記來。 
 
我被他的舉動搞得一愣，連忙低聲道：「沒、沒關係的……」 
 
我話還沒說完，悶油瓶便抬眸瞅了我一眼，筆尖指了指我卡關許久的數學題。他低聲道：

「這題寫錯了。」 
 
敢情不是幫我抄筆記，是當老師看起我的作業了！我沒好氣地撇了撇嘴：「真是謝了，張

老師。」 
 
悶油瓶把筆放回了我手裡，「不客氣，吳同學。」 
 
我握緊了那隻平凡無比的原子筆，感覺像是帶了幾分餘溫似的。 
 
* 
 



下課鐘響起時，我心裡還琢磨著要帶悶油瓶去認識環境這件事。正巧趕上午休，可以帶

悶油瓶去食堂看看。 
 
「食堂的飯菜還算不錯，可以嚐嚐。等吃完我們再去其他地方繞繞，咱學校還是挺大的

……」這人雖然話不多，但看稍早前的調侃這人也是挺幽默，不像外表那樣難以靠近。但也多

虧他那生人勿近的模樣，其他同學也只敢在旁邊張望，沒有要來和悶油瓶攀談的意思，也算是

少了幾分麻煩。 
 
悶油瓶頷首，跟著我一起出了教室門。走廊上擠滿急著要去食堂的人潮，不時穿插著嬉

鬧和罵聲，擠得水洩不通，我拉了拉悶油瓶的衣服，示意他往右手邊走。 
 
人擠不是什麼問題，問題是外頭正值豔陽，還有不少是剛運動完的男學生，味道擠在一

起可是驚人的。我正擔心和悶油瓶走散時，便感覺到有人精準地握住了我的手，一抬眼便看見

悶油瓶朝我看來。 
 
他的力氣很大，手一勾輕而易舉地把我摟到他身旁，明明我還比他高上一點，怎麼就把

老子整了個小鳥依人感？ 
 
悶油瓶的動作很精巧，我愣是不曉得他是如何摟著我的同時飛快地鑽出這些人群，悶油

瓶的身體簡直比女人還軟，像是沒有骨頭似的。悶油瓶身上的清香又更直接的鑽進我的鼻腔

內，雖然這過程不過一兩分鐘，那殘香我彷彿都還能嗅聞得到。 
 
我這下可真臉紅了。輕咳了幾聲後連忙拉著悶油瓶進食堂排隊，不得不說悶油瓶那張俊

臉放在那還是挺有用的，我懷疑食堂阿姨有多給悶油瓶兩匙肉。 
 
至於為什麼坐下後那些肉多半跑到我盤子裡……我本人也是挺困惑的。我看著悶油瓶

草草吃完自己那份，嚥下了口中那塊肉，我憋了老半天開口：「……你吃素啊？」 
 
我猜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悶油瓶沒有回話，只露出了一言難盡的表情。我連忙三兩

下把剩下的飯扒完，收拾了餐盤，我看還有點時間，便決定帶悶油瓶往圖書館那兒去。 
 
外頭豔陽稍稍被雲遮擋，讓這趟步行不至於太過疲憊。我是走習慣了，而看悶油瓶一臉

無所謂的模樣……嗯，從這傢伙的外型看來，體力肯定比我好上幾倍不止，還是別擔心別人

了。 
 
「圖書館離這有好段距離，走過去大概二十分鐘吧？沒什麼人會去，自修室比較近點，大

家通常就會就近待在那兒。」方好路過，我朝悶油瓶指了左手邊那棟建築，再指向還有一段距

離的圖書館：「要不是我被抽中當啥勞什子圖書委員，下課後得要留在這幹活一學期，否則我

也是沒可能去的。」我擺了擺手。 
 
「唯一的好處估計是空調夠涼？」自己一個人沿路嘮嘮叨叨，感覺路途一下就到了，我推

開圖書館的大門，感受強勁的冷風迎面撲來，不免感嘆了一下空調的偉大。 
 
我正巧在圖書館有事要處理，才剛要和悶油瓶說叫他等我一會，回過頭人已無蹤。 
 
怎麼人沒聲沒息的就搞失蹤？我抓了抓頭，乾脆先去忙自己的事了。等處理的差不多時

，悶油瓶也沒有回來的跡象，瞄了眼手錶上的時間，也是該回教室了。 
 



但這圖書館說大也挺大的，悶油瓶會去哪裡？我一路穿過各式高聳的書架，空無一人的

圖書館迴盪著只有我的腳步聲，正當我想悶油瓶該不會嫌無聊自己先走了？便看見在一處角

落有個窗崁的位置，悶油瓶正坐靠在那兒熟睡。 
 
窗外的豔陽已被烏雲遮去大半，僅剩的陽光披散在悶油瓶周遭，瞧他熟睡我才敢去細看

悶油瓶的臉，我放輕了腳步靠近，下意識地不想吵醒他。 
 
這人如果常笑一點，估計是很受歡迎的類型吧？看著悶油瓶的臉，我不免還是感嘆人帥

真好，連隨便找個地方睡覺都像是幅油畫。 
 
在我湊近時，悶油瓶的睫毛輕顫，嘴唇微動，正當我想他要講些什麼時，一個踉蹌便被

他伸手拉進了懷裡，大手熟稔地捏上我的下顎便覆了上來，這一連串動作太過流暢，以至於我

根本沒有機會閃躲。 
 
那是個試探且顫抖的吻，唇瓣相貼的溫度幾乎灼燒著我，一閃即逝，我幾乎要以為他是

不小心的。 
 
窗外烏雲把陽光被遮蓋住的同時雷聲大作，上頭的軌道燈一明一滅，照著我和悶油瓶兩

人。 
 
我甚至還有閒情雅致想著這燈泡晚點有空得要換掉，我被悶油瓶緊緊地抱著懷裏，掙也

掙不開。 
 
「張起靈？」我的力氣遠不及他，乾脆放棄掙扎。只繼續喊：「你、你是怎麼了？」難不成是

怕打雷？ 
 
我聽到悶油瓶在我耳邊喃喃些什麼，被雷聲和滂沱雨聲給掩蓋住，我隱約只聽到什麼吳

邪、真實、回家……我看果然是怕打雷想回家？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的腦袋胡思亂想了半天，身子僵硬地拍了拍悶油瓶的背，「沒事，午後雷陣雨罷了，我

看要等雨停才走得掉了……」 
 
我感受悶油瓶在我的安撫下緩緩放鬆了抱著我的力道，我絞盡腦汁想著安撫他的台詞，

便感受到他在我耳邊低語： 
 
——「吳邪，我們回家。」 
 
又是一陣雷響，我猛然地推開了悶油瓶，不自在感跟不對勁的失真感從腳趾直達腦門，

那陌生且急促的情感讓我心臟幾乎驟停，彷彿這圖書館就要崩塌似—— 
 
叩的一聲響，我猛然回頭，才發現是有本書掉落在地。我的大腦從未如此混亂過，直覺

驅使了我上前把它拿起。 
 
那是一本紅色的精裝書，我的腦子叫囂著要我翻開它，正當我打算翻開它時，悶油瓶一

個箭步上前把書從我手中抽了出來。 
 
「……抱歉。」悶油瓶的表情不太好看，彷彿參雜了些悲傷的情緒，我也不是很明白。我

沒有阻止他從我手中將那本書拿走，直到現在真實感才逐漸回籠。 



 
我估計我的臉色應該挺難看的，悶油瓶也相去不遠。正好窗外雨勢趨緩，我跟悶油瓶一

前一後出了圖書館往教室走去，大雨後空氣不像過往悶熱，我卻覺得比方才來時更加窒息。 
 
一路無話。 
 
* 
 
之後，我跟悶油瓶彷彿那件事沒發生過一般。書到了教室後悶油瓶便還給了我，但我也

失了翻開他的興致。 
 
悶油瓶對我還是挺好的，也許是因為我是他第一個在這交到的朋友吧？我有天在頂樓

吃便當時(真沒想到悶油瓶下廚還挺好吃的)，有詢問過悶油瓶到底啥意思？ 
 
他那時候想了一下，正當我以為他沒打算理我時，他才緩緩地開口： 
 
「因為你是我跟這世界唯一的聯繫。」 
 
悶油瓶沒頭沒尾說的這句我是沒搞懂，但這人也不是第一天講我不明白的話了。我有次

無聊時問了隔壁班王胖子，這小哥這些舉動和說這些話到底啥意思？王胖子只回你們談戀愛

的酸臭味別飄來胖爺這。 
 
我也搞不懂我和悶油瓶這叫談戀愛嗎？畢竟我也沒真正談過戀愛，我只知道跟小哥這

樣的互動挺好的，而那本書也一直被我壓在抽屜深處，我幾乎忘記了它的存在。 
 
我跟悶油瓶似乎有著異常的默契，而後沒有人多問些什麼，我跟悶油瓶也沒有去理會學

校指稱我們早戀的風聲。 
 
* 
 
到了畢業前夕，我也搞不懂心裡那複雜的情緒是什麼。要說未來的就學方向我是決定好

了沒錯，但悶油瓶呢？我有嘗試詢問過他，但都被他用不曉得和沒想好搪塞過去。 
 
這幾年跟悶油瓶的相處下，我明白這人不想說你再怎麼逼他也沒用，他也不會跟你說老

實話。我內心煩悶，但也沒多什麼。 
 
——如果我跟悶油瓶是真的在談戀愛，那我是不是有立場可以多說些什麼？ 
 
那一瞬間的想法劃過，我又像是被雷打到一般。嘆了口氣，我心血來潮又去了圖書館。 
 
自從圖書委員卸任後，我也不太常來這裡了，到了這反倒還有些懷念的感覺。 
 
我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今天晴空萬里，是個好天氣，心中又不免想起那雷雨交接的

午後，和悶油瓶的擁抱，還有那像是失誤的吻。 
 
我微微握緊了拳，決心想轉移注意力，讓自己別再想悶油瓶那傢伙了。我打開自己的書

包，正想著拿筆記本簡單寫些什麼時——我赫然發現，那本紅色的精裝書——就是那天午後

掉落的書，竟在我的包包裡。 



 
我不免有些遲疑，我完全沒有這本書在我書包裡的記憶！甚至對這本書的記憶都已經

是以年為計算單位了，我心中有些發寒，這本書略有厚度，這重量如果在書包裡肯定是會發現

的。 
 
怎麼會這樣？我嚥了嚥口水，將那本書放在了桌面上，心中狂跳，卻沒有翻開它的勇

氣。 
 
我瞪著桌上那本書，正掙扎時，一道陰影籠罩了我。我抬頭一望，便見悶油瓶拉開椅子，

坐到了我身旁。 
 
我跟他的目光對上，他漆黑的雙眸依舊深不見底，卻總在望著我時多了幾分暖意。 
 
「吳邪，最後了……是我貪心了。」他開口的同時伴隨著一聲輕歎，大手也覆上我放在書

封上，微微顫抖著的手。他像是安慰似的捏了捏。「我會陪你。」 
 
我並不太明白悶油瓶的話是什麼意思，但直覺告訴我翻開這本書—— 
 
開頭便是五十年前長沙鏢子嶺，四個土夫子……我幾乎是一瞬間便投入在故事情節裡，

越看越是熟悉，我看著書裡的角色悲歡離合，我不懂倒斗，卻沉浸其中。 
 
雲頂天宮，一路到蛇沼鬼城，一直看到青銅門外，悶油瓶的笑，關於終極，關於一切。 
 
我心中瞭然，一直看到結尾，我不禁嘆息。跟著結尾的和夾在封底的老照片，我正打算

拿起細看時，隨著一陣微風吹來，老照片頓時化為粉碎。 
 
而夢的盡頭已然粉碎。 
 
在我失去意識前，我能感受到我再度被悶油瓶擁入懷中，他安撫似地撫摸我的背，就像

那天傾盆雷雨。 
 
「我第一天就該叫醒你了，但你看起來很快樂。」 
 
「我其實只是希望你快樂．吳邪。」 
 
一切繁華，皆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 
 
當我甦醒時，我其實已經不太記得夢裡到底發生了什麼……聽說我昏了快一個禮拜，本

來大家萬念俱灰指不定沒望了，接著他們也不曉得小哥做了什麼，昏迷就又加上了一個…… 
 
我確實也不太曉得悶油瓶做了什麼，我醒來沒多久他也醒了，不曉得是不是我的錯覺，

這次過後，悶油瓶笑的次數好像變多了？雖然大概只上升了兩個像素點左右，但我還是覺得

挺明顯的。 
 



之後的一天天，我才慢慢想起那段幻境裡的記憶碎片，雖說記起的在這幻境中可能不過

十分之一，但還是值得讓人回味的。我盡量將還記得的部分書寫下，一路閱讀下來，還是覺得

自己作夢也不忘挺幽默的。 
 
「小哥，如果那時候我們一直沒醒來……我們是不是會在夢裡變得很老很老啊？」 
 
我側頭看向悶油瓶，晚霞耀眼，卻將他原先冷硬的五官映照的柔和動人。 
 
「嗯。」悶油瓶將大手覆上我的手背，安撫似地捏了捏：「我會陪你。」 
 


